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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张夏添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极具颠覆性与影响力的新兴技术, 正以新理念、 新业态、 新模式深刻影响与改变

人类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的诸多领域。 随着技术的快速涌现与发展迭代,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传播正

掀起新一轮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革命, 对国际传播产生多维影响。 在传播主体上, 数字内容孪生实现 “人即媒体”;

在传播内容上, 数字内容创作驱动 “生产力解放”; 在传播渠道上, 其助力平台成为 “新基础设施”; 在传播对象上,

实现了信息传递 “点对点”; 在传播效果上, 引领了 “无人机” 式传播。 当前, 全球正处于第三次国际传播格局建构

的初级阶段,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引领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国际传播固有格局的巨大潜能。 在此战略机遇下,

需多元协同整合技术驱动力、 自下而上解放全民创造力、 平台建设增强全球传播力, 以建构于我有利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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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力量进一步分化重组, 政治局势跌宕起伏, 世界

进入剧烈动荡、 急速变革与深度调整时期,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①。 面对 “东升西

降” 的世界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 “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形成同我国综合

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② 科技是驱动国际传播范式与格局更迭的核心要素, 2023 年 2

月, ChatGPT 的全球爆红标志着以数据和算法驱动为特征的智能传播正式确立主流地位。 2024

年 2 月, OpenAI 公司正式发布首个文字生成视频大模型 Sora, 可通过文字指令智能生成长达 60

秒的包含超高精度与超繁细节的视频, 此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再次震惊全球。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 Generated Content, AIGC) 的兴起, 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 也是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禁锢的历

史机遇。 应对世界之变, 回答时代之问, 中国需顺势而为, 因势利导, 积极建构国际传播新格

局, 以解码中国之治、 阐释中国之理、 弘扬中国之道。

·211·

∗
①
②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 “登峰战略” 资助计划中国学重点学科 (DF2023ZD01)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张树华: 《世界之变与中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意蕴与国际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3 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年, 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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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国际传播新发展

国际传播是指以国家为传播主体、 以大众媒体为传播渠道、 以政治性目的与组织性机制进行

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国际传播格局是国家间信息流动的常态化结构, 以信息资源分布、 信息流

动流通、 话语权归属等为基本指征, 体现着各个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权力与能力。
长期以来, 国际传播格局处于 “西强东弱” 的失衡状态, 西方国家于 1870 年签订的 “三社

四边协定”① 将全球信息资源的话语权与解释权进行了初步划分, 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

传播格局初步形成。 冷战后, 由西方主导的以电视、 报纸、 广播为核心基础设施的传统大众传播

进一步形塑了全球信息流动秩序, 并通过传播理论及思想、 传播政策与战略、 传播技术与工具、
传播产业与商业的配套发展而进一步影响全球信息流动的公平性、 透明性、 多元性。 尽管国际经

济形势、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等因素都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 但技术始终是国际传播格局变迁最

为重要的驱动力与催化剂②。 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石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固化僵化的国际传播格

局开始被影响、 冲击甚至逐渐瓦解, 国际传播逐渐从传统大众传播向网络传播及社交传播演进,
几大机制彼此博弈、 联动、 融合、 迭代。

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使得信息传播范式发生重要转变———智能传播成为第

四大传播机制, 成为改写国际传播格局的核心变量。 智能传播指以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

技术驱动信息生产与流通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③, 其发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密切相关。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萌芽阶段 (1950—2000 年): 智能传播奠基时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 加工、 创造而生成的多媒体内

容, 可以智能生成音频、 文本、 图像、 视频及多模态内容。 早在 1957 年, 莱杰伦·希勒

(Lejaren Hiller) 和伦纳德·艾萨克森 (Leonard Isaacson) 通过将计算机程序的控制变量换成音

符, 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支由计算机创作的音乐作品, 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 但受限于当

时较低的科技水平和高昂的系统成本, 生成式人工智能仅限于小范围的实验, 并未对国际传播产

生实质性影响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积累阶段 (2000—2020 年): 智能传播快速发展

2000 年后, 深度学习算法取得重大突破, 数据规模快速膨胀、 算力设备性能不断提升、 算

法训练层层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显著进步。 基于 web2. 0 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传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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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 路透社、 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三方签订了 “联环同盟” 协定, 纽约新闻联合社也参与了该协定, 故而该协

定又被称为 “三边四社协定”。 协定确定了各社采访和发布新闻的范围, 并规定互相交换所采集到的新闻, 以瓜分和垄断世界

新闻市场。
参见方兴东、 钟祥铭: 《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 《社会科学

辑刊》 2022 年第 1 期。
参见张洪忠、 兰朵、 武沛颖: 《2019 年智能传播的八个研究领域分析》, 《全球传媒学刊》 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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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传播逐渐兴起, 人际传播、 群体传播、 组织传播等通过互联网技术融为一体, 并形成彼此影

响、 共振的局面。 生成算法模型与预训练模型等技术的不断更迭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源

动力, 具有超大规模、 超多参数量的多模态大型神经网络引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全面升

级, 为智能传播奠定技术与产业基础。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阶段 (2020 年至今): 智能传播确立主流地位

自 2020 年起, 5G 成为世界多个国家的核心战略, 作为基础设施催化了一系列技术革命, 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进入快速突破阶段。 2022 年 11 月 30 日, OpenAI 公司正式发布 ChatGPT。
ChatGPT 在发布后两个月内吸纳近一亿用户, 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史无前例, 不仅极大解放了生产

力, 释放了创造力, 更是颠覆了诸多行业的生态模式。 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模式是自下

而上双向互动、 分布式、 开放式的 “大集市模式”①, 这意味着人类信息传播迎来又一次范式转

变, 并将持续引发社会各层面、 多领域的结构性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驱使国际传播范式产生转变, 也创造了建构国际传播新格

局的历史性机遇。 美国前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 (William Barr) 指出, 中国在 5G 领域已占据全

球基础设施市场近 40%的份额, 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下一个技术时代的领导者。 随着美国以小多

边主义②和复边主义③对华进行科技制裁④, 技术首次成为中美传播领域博弈的首要冲突点, 也

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通过技术而推动变革、 借助技术而 “弯道超车” 的关键节点。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产生多维影响

国际传播格局对权力在全球范围的组织、 流动、 实施与维护发挥着直接影响作用, 以生成式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引领国际传播格局转移的关键所在。 以内容、 用户、 数据

三级驱动的智能传播体系的快速崛起, 使国际传播中的传播主体、 传播内容、 传播渠道、 传播对

象和传播效果发生极大转变。

(一) 传播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孪生实现 “人即媒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既往的传播模式, “人” 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重要性成为国

际传播的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内容孪生再构了具身传播, 使人机交互逐步过渡至人机

交融, 实现了人在传播中的 “持续性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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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兴东、 严峰、 钟祥铭: 《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7 期。

小多边主义 (Minilateralism) 一般而言指非契约性的、 分类的、 区域性的倡议, 通常是由三个到四个利益共享国家在

有限时间内为解决特定安全问题或意外事件而建构的一种更为狭窄的非正式倡议。
复边主义 (Polylateralism) 是多边主义的内生与伴生现象, 其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上。
参见俞凤: 《拜登政府的全球治理: 理念、 实践与评估》, 《美国问题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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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是一种实现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交互与融合的技术手段①, 具有高保真、 高同步、
高映射的特性, 数字内容孪生是对现实世界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数字化。 相较于简单的内

容数字化, 数字内容孪生可以挖掘、 识别、 理解海量数据中的有效信息, 实现三维内容的智能增

强和音频、 文字、 图像及视频间的智能转译。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并嵌入人类生存环

境, 以及技术对时间和空间形式的改造, 具身传播的革新意味着用户被赋予史无前例的权力与能

力, 个体 “无处不在” 具身传播是人与媒介、 技术交互的生成关系②, 包含两个维度: 一是身体

能够协助人类理解技术背后的传播与叙事; 二是身体具备在意义生产、 连续、 维护中的基础作

用③。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再定义了这两个维度, 改写了 “具身性” 与 “在场”。 具

身性强调 “肉身化的主体”, 认为身体是认识、 体验物理世界的基石。 “在场” (presence) 是形

而上学存在论哲学体系的重要概念, 指明了身体性和时空性概念的相互构成。 唐·伊徳 (Don
Ihde) 在 “三个身体” 理论中划分出 “技术意义上的身体”, 认为技术正在不断地入侵并塑造着

身体④。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带来了新的身体形式, 数字化身 (avatar) 实现了身体的

“远程在场”, 用户可以借 “虚拟人” “数字人” 的身份, 参与、 融合进国际传播的多元场域。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 (分析数据、 发现规律并展开个性化推荐),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

基本实现从通过数据描述世界到应用算法创造世界的跃迁, 有望实现从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
到 “媒介即人” 的转变⑤。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个体不断赋权, 人机协同、 人机互动、 人机共生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

技术发展而实现的生理、 心理等多重维度的 “人的增强”⑥ 驱动着智能媒介环境下人从被动的接

受者化为主动投身传播的 “用户”, 人本身形成了一种丰富且活跃的物质性媒介。 人作为机器的

尺度, 构建了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和实践基础, 人的媒介化也有了全新意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智能传播的核心工具, 实现了实体人、 虚拟人、 人工人三者的链接与融合, 进而突破了时间

与空间、 虚拟与现实的局限⑦, 逐步实现了 “人联网” 去中介化的传播世界。
(二) 传播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创作驱动 “生产力解放”
低成本、 高效率、 快响应、 高质量、 全覆盖, 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内容创作能力的 “大

爆炸”。 该技术不仅可以基于真实内容实现对数据的智能孪生、 理解、 编辑和控制, 也可以通过

模仿与学习完成智能创作, 借助对海量数据进行检索、 分析和理解, 进而实现再造。 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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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陶飞、 刘蔚然、 刘检华等: 《数字孪生及其应用探索》,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8 年第 1 期。
参见芮必峰、 孙爽: 《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 《国际新闻界》 2020 年第 5 期。
参见刘海龙、 束开荣: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
参见孙玮: 《交流者的身体: 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 身体 -主体、 智能主体的演变》, 《国际新闻界》 2018 年第12 期。
参见林升梁、 叶立: 《人机·交往·重塑: 作为 “第六媒介” 的智能机器人》,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年第 10 期。
参见朱彦明: 《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完善及其问题———从尼采的视角看 “人类增强”》,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

第 3 期。
参见焦宝: 《人即媒介: 智能传播时代的人类传播革命》, 《当代传播》 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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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 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大生产力, 为内容生态带来了更多可能。
在语言内容生成领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极快, 代际间智能化水平突飞猛进。

ChatGPT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领域的典型代表, 已初步显露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国际传播的

影响作用。 2023 年 3 月 15 日, 在 ChatGPT 发布仅 3 个月后, OpenAI 正式推出 GPT - 4。 GPT - 4
具备极强的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的能力, 其智能水平在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场景中更显突出。
GPT - 4 具备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和预训练系统, 配备最新深度学习基础设施和优化方法, 能够

识别 26 种语言, 其中 24 种达到了英文语种同等水平, 翻译 18 万字小说文本仅仅耗时 3 小时 10
分钟, 耗资不到 3 美元。 对中国而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本领域的应用, 意味着对外传播

工作有望借助该技术而突破长期以来受制于中文语料翻译及传播的语言障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能以极快的速度、 极高的效率进行深度学习与创造, 抓取各个细分群体的语言特征及文化习

惯, 自动生成与之高度贴合的内容, 破除了原有文化壁垒导致的 “自说自话” 单向传播困境,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 实现中文到多语种的迅速转化、 创作与推广。

纵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本领域 (以智能聊天机器人为代表) 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力, 但其文字、 音频、 图像及视频的配合与融合更是其发展趋势与未来所在。 一方面, 在语义理

解的基础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相关指令而精确的修改、 编辑、 生成复合多媒

体内容。 另一方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属性控制技术可以更为高效、 稳定地实现虚拟现实相

关内容的操控与应用。 作为新型内容生产方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传播领域全面赋能。 写稿

机器人、 视频自动剪辑及生成、 多语种一键转化、 人工智能合成数字人等相关应用不断涌现, 并

逐渐渗透到国际传播的多个环节, 在掀起内容革命的同时, 进一步改写了国际传播生态格局。
(三) 传播渠道: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平台成为 “新基础设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用户内容生产的助力者, 也是各大平台不断捆绑、 研发、 深化的

自主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满足其使用者参与全场域、 全时段、 全球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

的同时, 配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平台也助力其用户从自我呈现到 “基础设施” 的

转变。
2023 年是智能传播集中爆发的一年, 国际平台成为日益强大与重要的国际传播通道。 一方

面, 从内容层面与服务层面来看, 国际传播平台已经承担了算法策展、 信息枢纽和政治展演的角

色, 深刻影响了各方参与国际传播的路径与逻辑①。 大型国际平台自主研发, 或与头部科技企业

捆绑建构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 另一方面, 平台与用户已形成双向驱动、 双向赋权。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期, 专业人群通过组织化机构主导了信息的生产与传递, 全球信息接收者较为

被动与沉默, 而技术的发展促使传播资源由以电视及报纸为载体的大众媒体过渡到多平台、 多主

体的新阶段。 以 TikTok、 Instgram 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平台甚至已经取代国际主流媒体, 成为影

响力最大的信息交流渠道。 目前, 全球网民数量超过 40 亿, 仅 TikTok 与抖音已达到累计 3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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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沛楠: 《全球传播中的数字基础设施: 以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为例》, 《现代视听》 2022 年第 3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次的下载量, 用户活跃度与影响力举世瞩目。 在 “人即媒体” 的视阈下, 这 40 亿 “媒体” 共存

于超级平台之上, 实现了当代国际传播的零时差、 强链接、 同频率、 高振幅的协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与影响下的国际传播已进入以全球数字平台为基础设施的智能传播时

代, 并以数据为传播原料, 以推荐算法为信息分发的方式①。 平台已不仅仅提供技术支撑与信息

载体, 更以其自身框架及逻辑引导了信息的流动与分发。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算法使传

播更加智能、 高效、 敏捷。 但与此同时, 算法导致了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平台监视, 并通过用户数

据与平台调度的配合而成为信息的 “把关人”。 平台算法的应用在重塑全球媒体机构新闻生产机

制的同时, 消解了国际传播中 “中心 - 边缘” 格局, 但以平台为主要传播渠道也使国际传播局

势变得更为复杂。
(四) 传播对象: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信息传递 “点对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满足了用户深度参与、 内容极度丰富、 平台高度介入, 更是实现了

全球用户超强链接、 从个体到个体、 从发出到接收信息 “点对点” 的传播。 从程序到内容, “地
球村” 从某种意义上变为真正可操作的现实。

在程序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 “两级传播” 的传统流程, 使个体前所未有的紧密

连接。 “两级传播” 指信息往往从媒介流动到意见领袖、 再从意见领袖传递至不活跃的群体, 认

为意见领袖是国际传播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期, 活跃于传播领域的专

业、 权威人士构成了传播的中转站, 其对于信息的筛选、 加工、 分发决定了其他受众的态度。 而

在智能传播视阈下, 信息已不再必然要经过认知、 说服、 决策、 使用和确认的过程。 信息或内容

在生成后, 几乎可以零时差地被全世界范围的个人、 组织及国家接收。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智能传播视角下, “主体” 与 “客体” 身份往往互相转化、 高

度统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传播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 “组织原则”, 而不仅仅是描

述世界的手段。
(五) 传播效果: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领 “无人机” 式传播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驱动的计算传播是智能传播的重要范式,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

快速发展已产生极大理论张力与现实影响。 通过根据算法精准定制内容、 超大型平台精确分发信

息, 当前的国际传播已经进入 “无人机” 式点对点定位、 面对面覆盖的新阶段。
计算传播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 它采取文本挖掘、 社会网络分析、 情感分析等

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人类传播行为③, 网络科学、 数据科学、 传播学的交叉应用使得计算传播在传

播者、 受众、 效果、 内容和渠道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已深度应用于用户媒介接触、 多

元社会议题分析、 社会运动与社会参与研究、 政治竞选研究、 社交媒体分析、 以及新闻研究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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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沈国麟: 《全球平台传播: 分发、 把关和规制》,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1 期。
参见林淑娟: 《 “两级传播” 对新时期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 《对外传播》 2019 年第 7 期。
参见王成军: 《计算传播学的起源、 概念和应用》, 《编辑学刊》 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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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域①。 计算传播为观测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体性、 能动性、 异向性提供了可能②, 有助于宏观

地看到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 “社会全貌”, 通过敏锐并全面的挖掘复杂信息网络, 能够察觉被

忽视乃至忽略的社会指征, 并借此提供结构性视角和复合解决方案。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催化了计算传播的爆发, 并将其数据、 分析、 结论应用于多个领域。 在建构国际传播新格局视野

下, 计算传播可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国际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预测国际传播中的舆情反转现象、 探

测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盲点等③, 并作用于智能传播的内容生产、 渠道分发和效率评估。 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国际传播达到可建模、 可计算、 可预测、 可指引的新高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国际传播扩散力、 影响力、 引导力、 公信力不断提升。 在微观层

面, 计算传播精准把关话题、 事件及个案的议程设置; 在中观层面, 特定用户群体在一定时间及

空间范围内可以通过算法逐渐引导; 在宏观层面, 各国家各文明都在错综复杂的算法博弈中受到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在掌握最大规模的人类传播行为数据的同时, 既是数据

的提供者, 又是数据的使用者, 更是数据的回馈对象。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视阈下中国面临的多重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崛起为传播领域带来了崭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 逐渐衍生出数据

新闻、 自动化新闻、 机器新闻、 人机关系、 数字治理、 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 以 OpenAI 推出的

GPT 大模型为起始, 2023 年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元年, 在 “万物皆媒” 的时代, 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传播格局解构、 重组与再生为中国带来多重挑战。
(一) 数据安全

数据是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的原材料, 也是智能传播发展的基础。 数据既富含巨大价值,
但也极为脆弱敏感, 成为主权国家战略博弈的新型场域。 中国是数据大国, 数据的总量、 丰富

度、 多样性均居世界前列。 在数据应用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 数据安全领域相关议题研究成果相

对较为滞后。 数据泄露、 数据滥用、 数据损坏、 数据篡改、 数据伪造、 非法访问、 流量异常甚至

数据投毒问题已初步显现。 数据作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 “养料”, 不仅

会为通用大模型提供用于深度挖掘、 精准分析、 数据再造的海量信息, 更可能在大规模、 超复杂

的数据联通中催生人工智能的 “智慧涌现”, 促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更为智能、 精确、
敏捷、 灵活地针对特定群体乃至国家定制及分发信息。 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大型国际

平台数据流通的日益频繁, 数据安全问题愈发重要。
(二) 算力能力

算力是智能传播的根本生产力。 作为承载算力的载体, 算力主要包括基础算力设施 (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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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浩、 罗晨: 《计算传播学: 国际研究现状与国内教育展望》,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1 年第1 期。
参见巢乃鹏、 吴兴桐、 黄文森等: 《计算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前沿议题》,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年第 1 期。
参见周敏、 吴晔、 张毓强: 《从理论到实践: 国际传播视阈下的计算传播新发展》, 《对外传播》 2023 年第 1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算、 边缘计算、 端计算) 及前沿算力设施 (量子计算), 并以芯片为硬件核心。 目前, 全球芯片

技术及产业水平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由英伟达、 谷歌、 英特尔等国际巨头分

割主要份额。 尽管中国近年来加速布局芯片领域, 但技术、 产能、 应用距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

差距。
第一, 算力壁垒导致的能力分化。 面对迅速爆发和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 算力能力将成为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传播的主要影响因子。 据统计, 中国算力规模为 135 EFLOPS①,
2020 年全球算力总规模达 429 EFLOPS。 未来五年内, 全球算力规模将达到 3300 EFLOPS②。 然

而, 受制于芯片制造等核心技术, 在全球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的同时, 算力能力的差距将形成新

的数据壁垒, 进而造成智能传播能力与范围的差异化。
第二, 算力权力对智能传播造成冲击。 算力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生产力将生成智能传

播领域新型权力。 地域性的科技公司通过其强大算力可能带来全球性影响, 并通过绝对优势把持

信息流通背后的市场支配主导权。 中国算力整体水平仍在发展阶段, 相较于美西方并未形成显著

优势, 在算力权力分野中较为被动。
(三) 算法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算法使传播更加智能、 高效、 敏捷。 但与此同时, 算法导致了

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平台监视, 并通过用户数据与平台调度的配合而成为信息的 “把关人”。 算法

的应用在重塑全球媒体机构新闻生产机制的同时, 消解了国际传播 “中心 - 边缘” 格局。 与此

同时, 由于算法技术短板而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意识形态管控力的滞后, 使中国面临的国际传

播局势更为复杂。
第一, 算法偏见与隔离。 算法偏见来自数据收集处理及应用、 运算规则设计及运算过程。 通

过对数据的收集、 整理、 分析、 应用、 投放, 算法主导下的智能传播既驱动了过度聚焦的 “信
息茧房”, 又加剧了文化、 语言、 哲学层面上 “单向度的人” 的趋同③。 随着 “回声室” 效应不

断被放大, 算法偏见进而导致了文化 “隔离”。 这种 “隔离” 不仅仅体现在个体的异化, 更映射

在文化乃至文明间的割裂。 算法技术高度关涉意识形态领域, 在算法偏见与隔离的影响下, 由以

ChatGPT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底层技术而刻意引导、 隐藏、 扭曲、 扭转信息的情

况并非不可能。 自动抓取、 过滤筛选、 精准推送的同质化内容被源源不断地输向用户群体, 这一

过程在加剧了拥有先进算法技术的先发国家的信息权力的同时, 也使得用户逐渐丧失全面客观的

认知可能与审慎理智的辨别能力。 长此以往, 技术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算法安全、 网络安全以及意

识形态安全风险逐渐成为内生性风险与外源性风险相互交织、 隐蔽性风险与直观性风险复杂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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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OPS 指 exaFLOPS, 即新型算力指标, 用于衡量计算机的算力和执行效能。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 (2021 年)》, http: / / www. caict. ac. cn / kxyj / qwfb / bps / 202109 /

t20210918_ 390058. htm。
参见刘镇玮: 《马尔库塞对 “单向度的人” 乌托邦式的超越》, 《理论界》 2022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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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①。
第二, 算法霸权与异化。 在算法战与认知战的基础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正

在成为一种新的军事能力, 世界落入新一重 “科林格里奇困境”② ———技术控制的困境。 一方

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不可避免地驱动着智能传播的转场, 各国不得不紧追步伐、
迎头赶上; 另一方面, 在国际秩序混乱失衡中, 对于算法的过度投入与依赖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

国际问题。 2021 年, 理特咨询管理公司研究员特朗·希 (Trung Chi) 与阿布舍克·斯里瓦斯塔

瓦 (Abhishek Srivastava) 在 《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各国如何避免落后》③ 一文中对全球

人工智能格局进行分析, 在全球卷入这一技术革命的同时, 也要警惕 “AI 可能会毁灭人类文

明”, 防止任何国家 “算法霸权” 扭曲国际传播格局。 算法设计、 应用、 监管将会是未来我国及

全球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 产业发展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应用较为不足, 上下游产业比较薄弱, 生成式人工智能

行业尚未发展成型。 合成数据、 强化学习、 Transformer 网络、 因果推理与联邦学习这五项关键技

术将解放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数据多样性、 准确性、 安全性、 可扩展性等, 而中国相关技术仍旧

欠缺、 产业发展较为滞后。 其中, 合成数据 (synthetic data) 突破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

的数据限制, 将解决 AI 领域的数字鸿沟问题, 而中国在此细分领域布局不足。 随着兼具大模型

和多模态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建构新型技术平台, 模型及服务 (Model - as - a
Service, MaaS) 将通过数实融合对传播领域产生更大影响, 中国尚未深度涉及该应用场景。

(五) 政策配套

一方面, 在智能传播领域, 中国对外宣介体系仍需发展。 目前, 中国对外传播手段丰富, 但

尚未体系化、 综合化、 先进化。 随着国际范围内多国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失效, 中国需要深度探

索国际传播综合体系建设, 以政策引领、 鼓励、 扶持智能传播相关应用及业态的发展。 另一方

面,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业态发展的相关政策仍需完善。 当前以智能传播为核心的国际传播较为

依赖大型互联网平台, 平台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进一步通过数据、 算力、 算法能力深度渗

透传播市场。 然而, 科技巨头公司深度参与国际传播平台搭建的同时, 也可能带来 “去中心化”
“去政府化” 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或将构建新型传播社会结构, 中国需快速

调整政策结构及法律法规以适应、 管理、 监督、 引导智能传播的健康发展。 国际视野下, 中国需

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 算法约束、 传播平台及体系的话语实践。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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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肖唤元、 刘雨欣: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战略审视及防范化解策略》,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年第6 期。
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s Dilemma) 由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 (David Collingridge) 在 《技术的社会

控制》 (1980 年) 中提出, 指一项技术如果因为担心不良后果而过早实施控制, 那么技术很可能就难以爆发。 反之, 如果控制

过晚, 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就可能走向失控。
Trung Chi and Abhishek Srivastava, “ The global AI Arms Race - How Nations Can Avoid Being Left Behind”, https: / /

www. adlittle. com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prism / Global%20AI%20articl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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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取决于各国的协调、 协商、 制衡及互动, 尽早达成共识、 取得合作, 可以避免人工智能的失衡

与失控。

四、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塑造国际传播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指出: “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 以信息技

术、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 大大拓展了时间、 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 人类正在进

入一个 ‘人机物’ 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① 在万物智能互联的背景下, 生成式人工智

能等人工智能领域对于国家而言具备愈发重要的战略价值, 正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制高点与关键战

场, 其发展依靠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夯实与配套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指出攻关新

一代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集成电路及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这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勃发的必

备要素。 一直以来, 中国充分重视前沿科技人才、 制度、 平台、 战略建设, 为快速适应并积极发

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新局面创造充分条件, 为中国在智能传播时代形塑国际传播新格局创造有

利条件。
(一) 多元协同: 整合技术驱动力

加快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抢占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高地是掌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传播主动权的核心, 应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

性科技攻关,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②。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完成多模态、 多方式、 多语

言任务, 随着其技术的不断演进与衍化, 已成为自动化内容生产的 “流水线”。 AlphaCode、
Midjourney 等国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已驱动西方多种行业自我革命与进化, 中国需要迎头赶

上, 充分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并向外辐射产业数字化改革, 建设生成式人工智能上中下游

技术及产业体系, 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范围、 应用场景、 应用形态的发展边界。 与此同时,
应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借海量数据加速人工智能进化进程。 训练数据的数量与质量对人工智能技

术迭代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有海量中文语料获取优势与文化理解优势, 加以利用则可显著提速

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目前, 百度、 商汤科技、 科大讯飞、 美图公司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头部企业已陆续发布本土大模型, 人民日报、 新华社、 抖音、 微博等平台已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

产品在传播领域的深度应用。 在数据资源日益重要的当下, 本土数据活跃度、 丰富度、 可利用率

将极大决定相关产业发展。
目前, 中国已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一系列 “组合拳” 式发展布局。 2023 年 4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指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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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第 468 - 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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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 3000 家, 仅次于美国, 全球排名第二,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4000 亿元。 基于 2200 家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关系数据量化分析表明, 中国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应

用在包括新媒体和数字内容、 网络安全等 19 个应用领域。 到目前为止,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为包

括大数据和云计算、 智能社交机器人、 区块链、 虚拟 /增强现实、 计算机视觉、 人机交互和知识

图谱等 17 种技术在内的复杂技术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带动了人工

智能技术的体系化、 复杂化和专用化, 逐渐推动中国从国际传播数据大国迈向智能传播技术强

国。 2023 年 7 月, 国家网信办等 7 部门联合公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称

《办法》)。 《办法》 明确了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总体要求, 通过包容审慎和分类分

级监管的方式, 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 依法治理与促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①。
政策引领、 产业催动、 研究配套, 多位一体的 “组合拳” 在不断补齐技术短板、 提高技术

水平、 夯实技术基础的同时将最大程度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力, 助力以生成式人工智

能为核心的智能传播的高效演进。
(二) 自下而上: 解放全民创造力

当今世界的国际传播已不仅是内容与渠道之争, 在 web3. 0 “去中心化” 的大趋势下, “第三

文化人” 与 “全球公民” 已深度参与信息流动与传播②。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多角度多维

度释放中国用户国际传播能力———在文本领域,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型语言学习系统可以助力中

文到多语种的一键转化, 实现信息的低成本、 高效率流动; 在图像及视频领域, 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相关应用已经可以辅助用户自动生成国际水准的视频素材, 其剪辑手法、 渲染方式等均达到专

业高度。 中国需突破以主流媒体为绝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 使中国民众积极、 深度、 全面参与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通过多元视野与丰富叙事建立生动、 立体的中国形象。
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力量之一。 积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 社交化、

可视化的趋势, 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 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 需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入局国际传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通过新技术新思维深度开发与利用人民群众在

叙事领域的动能与影响力。 截至 2022 年 6 月, 中国网民规模高达 10. 51 亿, 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74. 4% , 累计开通 5G 基站 185. 4 万个, 5G 移动客户端用户高达 4. 55 亿, IPv6 活跃用户达 6. 97
亿。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力下, 中国网民有望从普通的网络用户化身为具备多语种文本书写能

力和多模态音频、 图片、 视频融合能力的国际化、 专业化的传播主体, 这将为智能传播时代背景

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辐射力与活跃度提供不容小觑的动能。
(三) 平台建设: 增强全球传播力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 中国需要突破传播领域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 形成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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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http: / / www. cac. gov. cn / 2023 - 07 / 13 / c_ 169089832702910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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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一直以来, 中国紧密团结亚非拉各国, 以 “平

等、 互鉴、 对话、 包容” 的文明观展开同各国的文明对话, “一带一路” 沿线百余国家和地区均

与中国建立合作, 贸易相融、 民心相通, 这为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契机下构建国际舆论 “朋

友圈” 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传播的主体是主权国家, 负责具体传播实务的是各国的报纸、 广播、 电视和互联网媒介

等传播媒体。 长期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过程中, 自觉形成了传

播理念高度一致的 “超主权传播力量”①, 完成了信息权力的垄断, 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政治权

利和资本运作的绝对优势。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引擎的智能传播, 是改写国际传播 “西强

东弱” 格局的关键所在。 在 “人人为媒体, 人人可传播” 的时代, 仍旧有近 30 亿非网民群体分

布在亚非拉地区, 进一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达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交流、 互动、 合作,

将助力中国突破国际传播格局盎撒话语体系主导的失衡状态。

第一, 技术正义建构健康新格局。 目前, 国际领域智能传播过程中, 以美西方为主导的数字

平台存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偏异、 模糊及虚假地带, 甚至在针对非盎格鲁 -撒克逊体系国家时存在

负面引导与诱导。 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破除西方国家对全球信息流通设置的技术

壁垒, 在技术正义的基础上, 保持算法中立、 透明、 平等, 兼顾信息的个性化与差异化, 以提高

对外传播的公信力。

第二, 平台开放扩大传播影响力。 数据、 算力及算法的技术差异正加剧形成新的社会壁垒,

基于全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原因, 有较多国家将处于智能传播的滞后地带。 一直以来,

西方以较强的传播技术实现了全球传播权力的垄断, 通过信息霸权对落后国家的文明、 政治等多

领域发起攻击。 中国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于建构国际传播格局的实处, 开放平台, 积极吸

纳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 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传播秩序, 以大国担当与大国

理念弥合全球差异, 缩减数字鸿沟。

第三, 积极投身国际规则制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以来, 以美国、 英国为代表的国家针对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2023 年 6 月,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共同发布了 《大

西洋宣言: 21 世纪英美经济伙伴关系框架》② 及行动计划, 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两国将加强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确保美英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 欧盟理事会正式通

过 《人工智能法案》 (AI ACT), 旨在复刻 《通用数据安全条例》 在全球隐私保护规则领域的成

功, 推动欧盟标准的 AI 监管准则成为 AI 监管领域全球适用的监管准则, 以抢占生成式人工智能

领域的话事权。 各界各国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联合行动与应对深刻映射出该技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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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战略地位, 在未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并融入国际传播各业态, 在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创新及治理的同时, 中国需积极参与国际平台相关法律、 法规、 条约

制定, 构筑国际传播话语权根基。

五、 结　 语

在国际传播体系被西方私有化、 工具化、 政治化的背景下①, 中国应掌握历史主动, 在人工

智能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时代再度审视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目标与实践方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各

国政治、 经济、 文化、 传播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历史性变革、 冲击与影响, 自 ChatGPT 发布以

来, 国内掀起热议的同时, 各界警惕防范之姿多于 “为我所用” 之音。 尽管对于数据安全、 算

法霸权、 技术扩张有诸多待解决待探索区域, 但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国际传播力

量迫在眉睫, 时不我待。 世界的三次全球传播格局重组分别由报纸、 广播电视、 互联网技术引

领,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新一轮革命的起点。 信息传播技术根本性地突破了物理疆界, 中

国需要顺势而为, 积极认识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重重变革, 以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保

持领先和优势地位。

(张夏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24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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